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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学研究范围包括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学。近三十年来,中古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繁荣局面。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新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新方法的创新与尝试,新视角的寻找与探索,都受到学者们

极大的关注。而一种学术的进步往往离不开材料的发现与学理的发明,而学理的发明也是以材料的发现为基础的。

在文史研究领域,新材料的发现以考古发现最为重要,因为考古发现是埋藏于地下而保存了当时风貌的原始材料。

中古时期的考古发现是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但这些领域对考古发现材料进行的研究却呈

现出很不平衡的局面: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极为繁盛,而文学研究却非常薄弱。因此,《浙江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创建的“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专栏,正是希望借助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包括石刻、写本以及重

要的出土文物如金银器、玉器、铜器、漆器、瓷器和各种壁画,重要的考古遗址如唐华清宫遗址、唐大明宫遗址和诸

多墓葬,甚至更为广泛的“丝绸之路”遗址,从而多层次、多元化地提出和解决中古文学的重要问题。在此,笔者试

举墓志和写本加以说明。

中古墓志不仅是文学研究所依据的原典文献,而且是深化文学本位研究的重要内容。饶宗颐先生在《远东学

院藏唐宋墓志目引言》中说:“向来谈文献学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

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饶宗颐《饶宗颐20世纪学术文集》卷一三,

第448 449页)即如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南北朝文学一直呈现出重视南朝而忽略北朝的不平衡状态,但随着

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出现了与中国文学史的常态研究反差较大的现象。新出土北朝墓志不仅可以填补北朝文献

研究的空缺,还可以启发人们进一步认识南朝文学重情感和北朝文学重实用的不同取向。再如集政治家和文学家

于一身的唐代女诗人上官婉儿的墓志近年出土,为我们展示了一篇极具文学价值的女性人物传记,墓志运用骈体行

文,注重细节描写和曲笔表现,将这位特殊女性的形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20世纪以来,中古墓志特别是唐代墓志

大量出土,保守估计不下万方,这些墓志不仅是文学研究得以凭借的重要材料,而且其本身就是特定的文体形态。

写本是纸张发明以来一直使用的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考古发现的中古文学写本以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

居多,这些写本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是文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如吐鲁番出土的儿童

习字诗残片,是唐时抄写的隋代岑德润《咏鱼》诗,每字抄写多达三遍,参以吐鲁番、和田地区出土的其他五言诗残

卷以及《急就章》《千字文》等蒙学教材,证实中原文学和文化对周边教育具有很高的启蒙价值;再如吐鲁番出土的

唐玄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残片,说明诗歌通过唐代帝王的提倡,其影响已经到达了西域,这样的诗歌传播融会

了政治与文学,缩短了长安与西域的文化距离。

考古发现对中古文学研究意义重大。就中国书写文献的发展来说,汉代是纸、简替代的时代,宋代是印刷繁盛

的时代。汉代以前,因为时代久远和书写工具粗拙,给文学的独立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宋代以后,书刊印刷的兴

盛促进了文献的广泛流传,考古资料对文学研究的利用价值也就大为减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是抄本文献占

主流地位的时期,利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来研究中古文学,对还原特定时段的文学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文学现

象,都具有重要作用。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将不定期推出“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专栏,旨在提倡学术研究必须实

事求是,言之有物,注重材料与学理的融合,避免烦琐饾饤、细枝末节的材料堆砌和文献考证,反对大而无当、空洞

无物的理论推衍和概念游戏。本期刊出三篇论文:胡可先的《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挖掘李白在安史之乱中

的行踪,阐述李白与古文家的关系,解读李白的诗歌,探寻李白的影响;咸晓婷的《论中古写本文献的署名方

式———以唐诗写本为核心的考察》,重在探讨中古文献署名方式的源起、体式以及唐诗自署、他署等特定的书写方

式;孟国栋的《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重在探讨新出墓志文创作的程式化现象,就其特点、

模式与文学意义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三篇论文都立足于新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这些问题能

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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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胡可先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浙江 杭州310028)

[摘 要]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

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等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

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考索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可探

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仲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可

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可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以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

史的研究。

[关键词]新出文献;墓志;李白;生平;交游;行踪;诗文作品;影响

ASummaryofNewlyUnearthedEpitaphsandStudiesofLiBai
HuKexia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ZhejiangUniversity,

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Amongthenewlyunearthedepitaphs,thereareabout20thatarerelatedtoLiBaiand
hispoems.Weusetheseepitaphstoconfirmtheancientstoneinscriptionsandhistorical
biographyliteraturetodiscussLiBaislife,friends,andmarriage,tointerpretLiBaispoems
andtoexplorehisinfluence.TheseepitaphscanprovidematerialsforobservingLiBaiand
methodsforinterpretingpoetryataspecificlevel.

First,wecaninvestigateLiBaiswhereaboutsintheRebellionofAnLushanandShiSiming
throughnewlyunearthedepitaphs.Forexample,therecentlyunearthedHeChanghaoEpitaph
notonlyprovidescluesforthewritingyearofLiBaispoemForAssistantHeChanghaobutalso
presentstherelationshipbetweenLiBaiandSongRuosi.ItrevealstheinformationofLiBais
whereaboutsbetweenLiLinsdestructionindefectinthesecondyearofZhideandLiBaisexiling
toYelang.



Secondly,wecan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LiBaiandancientprosemovement
pioneerssuchasLiHua,HanZhongqingandHanYunqing.BecauseofLiBaisachievementson
poems,peoplenormallyattributehisrevivalismtopoemwritingandtheinfluenceofpoetry.In
fact,throughthestudyofthenewlyunearthedepitaphsofsomeancientprosewriterslikeLiHua
andinreferenceofLiBaispoemPeiShiyuShuHuaDenglouGe,wecanfurtherexploreLiBais
revivalismandessentiallinkswithancientprosewritersofthattime.Hisrevivalismthoughts
alsohadacertaininfluenceonancientprosemovementsinthemiddleperiodoftheTangDynasty.

Moreover,wecanverifyLiBaispoetrythroughuneartheddocuments.LiBaihadawide
rangeoffriendsduringhislifetime,whichwasreflectedinhispoetry.Theseworksmatchwith
thematerialsfoundinthenewlyuneartheddocuments.ThosefriendswereHeZhizhang,Zhao
Yue,DouGongheng,Liu Wan,WeiBing,LuXuzhou,LuXiangetc.Thenewlyunearthed
documentsareimportantproofsforinterpretationofLiBaisworks.

Finally,wecanpromotetheresearchonLiBaiandtheliteraryhistoryoftheTangDynasty
throughthedescriptionsofthenewlyunearthedepitaphsinfluenceonLiBai.Thenewly
unearthedepitaphsnarratingLiBaisinfluenceareLiuFuEpitaphandPeiYanEpitaph.For
theformer,LiuFuscreativeprocessstartedfromstudyingConfucianClassics,thenhistoryand
finallyliteraturetoachievemasterythroughacomprehensivestudyof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y.ThesewerecloselyassociatedwithLiBaisinfluenceonhim.Forthelatter,inthe
lateTangDynastynotonlydidLiBaispoetrybecomeanimportobjectforyounglearnersto
learnandimitate,butalsoLiBaiandLiHewerementionedtogetherinepitaph,whichwillhelp
usexploretheoriginoftheTwoLinamedtogetherandthesignificanceoftheliteraryhistoryof
thisphenomenon.
Keywords:newlyunearthedliterature;epitaph;LiBai;life;friends;whereabouts;works;influence

20世纪新出唐代墓志颇多,近年更层出不穷,这些文献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尤
其是对李白研究的作用已日渐凸显。郁贤皓教授证定李白二入长安说,就运用了《千唐志斋藏志》
中的资料以坐实李白的生平,成为20世纪李白研究最具标志性的成果[1]。安旗、薛天纬、陶敏也都

在李白研究的资料方面有所发现①。21世纪以来,通过出土文献研究李白的成果仍有所见②,昭示

着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在持续不断地推进。迄今为止,涉及李白及其作品的新出墓志有二十余方,我
们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等情况,解读李白的

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也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李白诗歌的方法。

一、新出墓志与安史之乱中李白的行踪

李白与安史之乱的关系是李白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进行的专题研究有郁贤皓《安史之乱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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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陶敏《全
唐诗人名汇考》,(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
比如朱玉麒《许圉师家族的洛阳聚居与李白安陆见招:大唐西市博物馆藏<许肃之墓志>相关问题考论》,见荣新江主编《唐
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 112页。



李白行踪新探索》[2]、胡可先《李白与安史之乱》①等,但安史之乱中的李白行踪问题仍然忽明忽暗。
然而随着新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李白与安史之乱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开拓。

近年出土的《故邓州司户参军何府君(昌浩)墓志铭》解决了李白与何昌浩关系的一些问题。李

白有《赠何七判官昌浩》《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诗两首,是探

讨李白与安史之乱关系的重要诗篇。咸晓婷《李白赠何昌浩诗系年》就是利用新出土的《何昌浩墓

志》以探讨李白与何昌浩的交往,进而考定李白这两首诗作于至德二载(757),由此连带解决了安史

之乱后李白行踪的一些问题。如李白《赠何七判官昌浩》作于与何昌浩初识,其时李白参谋宣州幕

府,何昌浩为支使;宋若思是李白故人宋之悌之子,二人私交甚深,至德二载,李白因永王璘事而身

陷囹圄,幸而先后经过崔涣及宋若思出力解救,方得脱狱[3]。该文虽颇有发覆,然对墓志透露的李

白与安史之乱的信息尚挖掘未尽。由《何昌浩墓志》我们还可以探讨下面两个问题:
其一,李白与宋若思的关系。李白与宋若思相关的作品有《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

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及《为宋中丞自荐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祭九江文》等。
墓志云:“左迁光州定城县丞,俄沾沛泽,移邓州司户参军。无何,二京覆没,遂潜迹江表,为宣歙采

访使宋若斯(思)辟署支使。天不慭遗,罔祐其善,官舍遇疾。以永泰二年薨,春秋五十二。”[4]323值
得注意的是,《何昌浩墓志》题目所书的官职是“邓州司户参军”,这是他安史之乱以前的官职,而安

史之乱后受宋若思之辟是幕府之任,之所以不入墓志题名,当是此任非朝廷所命之职,故与李白诗

题所言的判官不一致,这给我们考证这首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咸晓婷博士

所论唐代幕府支使亦可称判官;二是可能宋若思拟辟何昌浩任判官,但没有最终任命,李白与何昌

浩关系密切,故而直接称其为判官,因为支使和判官都是唐代节度使、观察使、采访使辟署之职,支使

在判官之下,故有升任判官的可能。从墓志分析,可以看出其时李白和何昌浩都是宋若思所辟署的宣

州僚佐,故李白能够代宋若思撰文。李白因宋若思而脱浔阳之囚后为其幕府参谋,又随宋若思赴武

昌,作《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诗,有“庾公爱秋月,乘兴坐胡床”[5]卷一八一,1848语,亦作于至德二载秋天。
其二,李白的行踪问题。李白至德二载始识何昌浩而作诗,而宋若思最迟在乾元二年(759)为

宣州刺史郑炅之所代,甚至乾元元年(758)被李行穆所代。其间李白行踪仍可通过何昌浩墓志提供

的信息加以考证。值得注意的是,何昌浩与李白都有退隐的经历。《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

筑余泊 舟 石 上 寄 何 判 官 昌 浩》诗 称:“恨 君 阻 欢 游,使 我 自 惊 惕。所 期 俱 卜 筑,结 茅 炼 金

液。”[5]卷一七三,1777此言李白至泾溪是卜筑退隐的举动,而他与何昌浩都是要退隐的,即“所期俱卜

筑”。《何昌浩墓志》称“两京陷没,遂潜迹江表,为宣歙采访使宋若斯(思)辟署支使”,他本来的目的

就是避乱而退隐江南,只是因为宋若思的缘故而担任宣州采访支使。故而宋若思职务变动即会直

接影响何昌浩的进退。而《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下》有“袭陇西郡公、宣歙观察使行穆”[6]卷七○下,2117,
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编》即将李行穆任宣歙观察使系于乾元元年(758)。据《新唐书·方镇表》
所载,乾元元年,“置宣歙饶观察使,治宣州”[6]卷六八,1930。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确定,宋若思在乾元元

年之前已经因采访使与观察使制度的改变而离开采访使之任,李白的泾溪退隐之行也是因为宋若

思幕府解散。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李白赠何昌浩这两首诗的作时与作地,第一首作于初识何昌浩

之时,故对自己有“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之激励,对何昌浩则有“夫
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之期许,而其时二人都在宋若思幕府,也就“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

群”[5]卷一七三,1735。而后一首李白已至泾溪,先是思“卜筑”,随后又至宿松,完全退隐。其时还作了

《赠闾丘宿松》,有“飞鸟还旧巢,迁人返躬耕。何惭宓子贱,不减陶渊明。吾知千载后,却掩二贤名”
之语[5]卷一七○,1750;不久又作《赠张相镐二首》,其一有“卧病宿松山,苍茫空四邻”之语,题注为“时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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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可先《李白与安史之乱》,见《中国李白研究———纪念李白诞生1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年,第272 291页。



难在宿松山作”[5]卷一七○,1756,是时李白已完全退隐于宿松。而李白之所以赠诗于张镐,是因为至德

二载八月,肃宗命张镐以宰相兼河南节度使、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十月“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

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7]卷二二○,7039。李白这几首诗已透

露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李白由浔阳到泾溪再隐居宿松,应该是宋若思幕府解散的结果。李白

《赠张相镐二首》其二云:“因人耻成事,贵欲决良图。灭虏不言功,飘然陟蓬壶。惟有安期舄,留之

沧海隅。”[5]卷一七○,1757明显是李白退隐时祈求张镐援引之词。但张镐对李白的求援没有反应,李白

又由宿松避地司空原,作《避地司空原言怀》诗。这也说明至德二载肃宗还在集中力量平复江南、淮
南之地,这时江南、淮南之地尚处于混乱状态。不久,李白又遭到了流放夜郎的处置,其有《流夜郎

闻酺不预》诗,作于至德二载十二月戊午赦令发布之后①,李白流夜郎的处分在十二月戊午以前。
由《何昌浩墓志》我们可以梳理出至德二载李璘败亡后至李白流放夜郎前李白复杂的行踪。

二、李白与古文运动的先行者

李白以复古自命,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

与?”[8]14由于李白登峰造极的诗歌成就,人们常将李白之复古归于作诗及其对诗歌的影响,实际上李

白的复古与当时的古文家具有重要的联系,他的复古思想对中唐的古文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李白与李华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李白最著名的篇章之一,该诗题注:“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

歌》。”[5]卷一七七,1809《文苑英华》载录此诗,即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题注标明:“集作《宣州谢朓楼

饯别校书叔云》。”[9]卷三四三,1771因李白另有《饯校书叔云》,该诗内容又没有登楼之语,故此诗题目应

以《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为是②。据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李公(华)中集序》:“八年,历伊阙

尉。当斯时,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公才与时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时辈归望,如
鳞羽之于虬龙也。十一年,拜监察御史,会权臣窃柄,贪猾当路。公入司方书,出按二千石,持斧所

向,郡邑为肃。为奸党所嫉,不容于御史府,除右补阙。”[10]卷三八八,1746唐代监察御史亦称侍御(见唐赵

璘《因话录》卷三),李白此诗作于天宝十二、十三载的宣州,其时李华为监察御史。又《全唐文》文末

注:“自监察御史已下,《文苑英华》作‘自监察御史已后,迄至于今所著述者,公长男羔字宗绪编而集

之,断自监察御史以前十卷,号为前集。其后二十卷颂、赋、诗、碑、表、叙、论、志、记、赞、祭文凡一百

四十四篇,为中集。’”[10]卷三八八,1746可知任职监察御史的时期是李华创作的重要转折阶段,此时李白

与李华交游而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对研究二人的创作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按,《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之李华就是唐代提倡古文之先驱人物李华,李华并以擅长撰写墓志文

著称于世,还撰写过《故翰林学士李君(白)墓志》。钩稽出土文献中有关李华的资料,对李白诗歌作

品及李华所撰《李白墓志》亦颇有印证作用。
出土文献中李华撰写的墓志目前所见有四方:《故河南府伊阙县丞博陵崔府君(迥)墓志铭并

序》,题署:“河南府伊阙县尉华撰。”这方墓志用散体文字撰写,并自称与墓主的关系:“永胜□君视

事□余,与□□赵郡李华杖□登舟,为中外之游。喟然有挂冠逃□之志,每引□客□士,议及大

□□□拔俗,皎然在□王之□□□急牵病闻道(下泐)仁者寿,斯人不□□□六经妄设也……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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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十二月戊午,下制大赦,改蜀郡为南京,赐酺五日。戊午为十五日。
有关这首诗的题目,詹锳及郁贤皓都有过考证。参见詹锳《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2期,第109 114页;郁贤皓选注《李白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页。



徒执也,洒涕铭之。”[11]639新出土大洞法师墓志(缺题):“有唐开元二十九年六月甲寅,故大洞法师

齐国田仙寮谢世,春秋五十有九……赵郡李华请谥为玄达先生,而铭其墓曰。”[12]1522《唐吉居士墓志

铭》题署:“中书舍人李华撰。”[13]墓主于燕圣武元年(756)二月廿一逝于洛阳,二年(757)七月十五

日权窆于北部原。《燕故魏州刺史司马公(垂)墓志铭》题署:“承议郎守中书舍人赐绯鱼袋赵郡李华

撰。”[21]2281按,墓主于圣武二年闰八月九日葬。这两方墓志为李华陷于安史之乱中为伪官时所作,
是研究李华的重要资料。

除李华撰写墓志之外,他人所撰墓志铭中也有李华的相关记载:《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上

柱国汉阳郡公□太子少保马公墓志铭并序》:“曾祖君才,隋末为蓟令,遇大业版荡,群盗充斥,贼帅窦

建德、高开道等攻逼四境,竞克保完,以功迁上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圣朝受命,奉燕王李艺表入

奏,擢拜右武候大将军、封南阳郡公,故尚书郎赵郡李华撰碑文备载名迹。”[11]750《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

校司空兼太子少师分司东都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赠太师孙公(简)墓志铭并序》:“曾大父

讳逖,开元中,三擢甲科,初入第三等,又入第二等,超拜左拾遗。大名铿发,炳耀当代。雄名如萧颖

士、颜真卿、李华,咸出座下。累迁中书舍人、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公。”[11]11101111《唐故御史

中丞汀州刺史孙公(瑝)墓志并序》:“曾伯祖文公讳进(逖),皇秋官侍郎,有大名于时,故派系官族,文
儒德业,连环如粲星,有门徒生鲁国公真卿已录存焉,故不书。文公开元中为考功郎,连总进士柄,非
业履可尚,不得在选,其登名者有柳芳、颜真卿、李华、萧颖士之徒,时号得人,敻古□封。”[11]1102

李华为李虚己之子,虚己墓志也已出土。《唐故蒲州安邑县令李府君墓志》题署:“兰陵萧颖士

叙,天水赵骅铭。”志云:“君讳虚己,字并同,赵郡赞皇人也……尝闻君子之教其子也:授之礼,使之

忠孝友爱之节;授之诗,使知文章风雅之道。府君中子华,字叔文,前邢州南和尉。蹈百行之极,函
六义之精。未冠而名擅登科,及亲而欢从奉檄。华之兄:曰万,曰歆。华之弟:曰韵,曰苕。咸继五

常之名,聿光万石之训。”[14]墓志明确指出李虚己教其子李华“使知文章风雅之道”,以至其“函六义

之博”,这是李华家学传承的重要文献。
出土文献所见李华的文章主要是碑版文字,这与李白诗可以相互印证。《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中评论诗文之语“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最值得重

视。这里的“蓬莱文章”是论文,“建安骨”是论诗。所谓“蓬莱”是代指东汉藏书处东观①,“建安”是
指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诗歌,称“建安体”。“蓬莱”在《文苑英华》中作“蔡氏”,注云:“集作‘蓬
莱’”[9]卷三四,1771。其选取“蔡氏”而又标注异文“蓬莱”是非常重要的。“蔡氏”是东汉文学家蔡邕,以
善作碑版文字著称。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云:“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铭墓居其半,曰碑、曰
铭、曰神诰、曰哀赞,其实一也。”[15]卷一三,1492李白诗正是以蔡邕长于碑版文字来称赞李华的古文成就

的。由此证之,诗句也以《文苑英华》所载“蔡氏文章建安骨”更为切合李白本意。我们再看李华诗

歌,李华诗《全唐诗》编为一卷,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又补1首并2句,共存30首并2句。其中《咏
史》组诗11首及《杂诗》6首(内容亦为咏史)最值得重视。这17首诗除泛咏史实外,所咏王吉、严
光、孔光、朱云、明帝、四皓、李固、魏文侯、诸葛亮,都是汉人,其中以东汉建安之人为多。如《咏史》
中咏汉明帝之作:“汉皇修雅乐,乘舆临太学。三老与五更,天王亲割牲。一人调风俗,万国和且平。
单于骤款塞,武库欲销兵。文物此朝盛,君臣何穆清。至今 坛下,如有箫韶声。”[5]卷一五三,1586这样

的诗“不正是歌颂两汉文章之盛吗? 李白本人的散文也是古朴雅丽,句法参差,取法于两汉文章

的”[16]。不仅如此,李华的这些咏史诗也正体现了建安诗歌的风骨。至于李白诗之“中间小谢又清

发”,则以李华的山水记游风景诗类谢朓而称赞其风格,同时也切合“宣州谢朓楼”的地点,因与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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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李贤注:“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见
范晔《后汉书·窦章传》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21 822页。



碑志关系较远,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应该是关合李华、谢
朓、蔡邕以及“建安七子”的,当然也应包括李白本人在内。

李白与李华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他们都经历过安史之乱,又都与天台山发生过密切关

系。就前者而言,李白经历安史之乱并因永王李璘得罪乃人所共知。李华陷入安史之乱中,独孤及

《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华)中集序》言:“禄山之难,方命圮族者蔽天聪明,勇者不得奋,明
者不得谋。公危行正词,献纳以诚,累陈诛凶渠、完封疆之策,阍犬迎吠,故书留不下。时继太夫人

在邺,初潼关败书闻,或劝公走蜀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 不若间行问安否,然后辇母安舆而

逃。’谋未果,为盗所获。二京既复,坐谪杭州司功参军。太夫人弃敬养,公自伤悼。以事君故,践危

乱而不能安亲;既受汙,非其疾而贻亲之忧;及随牒愿终养,而遭天不吊。由是衔罔极之痛者三。故

虽除丧,抱终身之戚焉。谓志已亏,息陈力之愿焉。因屏居江南,省躬遗名,誓心自绝。”[10]卷三八八,1746

前引新出土文献中李华所撰的四方墓志就有两方发生于李华担任安禄山伪官中书舍人时。就后者

而言,李白因为司马承祯和吴筠的关系,不仅向往天台山且亲历天台山,其《梦游天姥吟留别》称“天
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琼台》称“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就是向往天台的

最佳写照;而其《天台晓望》诗则是亲历天台的文献印证。李华于陷入安史之乱受伪职贬官后,从天

台九祖荆溪湛然受业,并为左溪玄朗作碑铭而成为天台宗的信仰者,这虽然与李白游历天台的时间

有所参差,但李华对天台的向往在他与李白交游的早期或许也曾发生过。李华的古文创作具有很

深的宗教内涵,这与他和天台宗的关系密不可分。

(二)李白与韩仲卿、韩云卿

与中唐古文运动相关,我们还可结合传世文献以拓展研究李白与韩愈父辈的关系。
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是一位能文之士。李白有《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云:“君名仲卿,南阳人

也。”[17]卷二九,1378这一韩仲卿就是韩愈之父。《新唐书·韩愈传》:“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
县人刻石颂德。”[6]卷一七六,5255所谓“刻石颂德”就是指李白所撰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旧题柳宗

元《河东先生龙城录》卷上《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条云:“韩仲卿一日梦一乌帻少年,风姿磊落,神仙

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邺李氏,公当名出一时,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阴报尔。’仲
卿诺之。去复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

也。”[18]卷上,420虽事涉荒诞,仍为韩愈之父仲卿作文的难得证据。
韩愈叔父韩云卿也是一位长于文章的文学家。李白有《送韩侍御之广德》《至陵阳山登天柱石

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金陵听韩侍御吹笛》等诗,其中“韩侍御”都是指韩云卿。李白《武昌宰韩君

去思颂碑》云:“云卿,文章冠世,拜监察御史,朝廷呼为‘子房’。”[17]卷二九,1378韩云卿的文章成就多见

于时人记载中。李翱《故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君夫人(弇)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自
后魏尚书令安桓王六世生礼部郎中云卿,礼部好文节义,有大功于昭陵,其文章出于时而官不甚

高。”[10]卷六七九,2860李翱亦为中唐时期重要古文家,是韩门弟子之一。李翱妻是韩云卿之女,云卿文章

对李 翱 亦 当 有 影 响。皇 甫 湜 《韩 愈 神 道 碑》:“先 叔 父 云 卿,当 肃 宗、代 宗 朝,独 为 文 章

官。”[10]卷六八七,3119韩愈《科斗书后记》:“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于朝,天下之欲铭述其人功行、取
信来世者,咸归韩氏。”[19]卷二,94知韩云卿擅长写作碑铭和墓志。韩云卿之文,《八琼室金石补正》卷
六四尚存有《平蛮颂并序》,题撰者为“奉义郎守尚书礼部郎中上柱国韩云卿”[20]卷六四,444,同书卷六

五有《舜庙碑》,撰者题署亦有“□议(磨缺七字)郎中上柱国韩云卿”[20]卷六五,448。《全唐文》卷四四一

收有韩云卿《平淮碑铭》《故中书令赠太子太师崔公庙碑》《河间张公碑》等文。《全唐文补编》卷四八

收韩云卿《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该碑原署:“朝议郎守礼部郎中上柱国韩云卿撰,金
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致仕上柱国昌黎郡开国公韩择[木],朝散大夫守都水使者集贤殿学士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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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诏史惟则篆。”[21]卷四八,576又收其《唐万年县令徐昕碑》。
韩愈的父亲和叔父都与李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韩愈无疑是很有影响的。韩愈在诗文中也

对李白予以较高的评价,其《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5]卷三四○,3814《荐士》诗云:“勃
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5]卷三三七,3780《石鼓歌》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5]卷三四○,3811

《醉留东野》诗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5]卷三四○,3807

三、出土文献与李白作品印证

李白交游广泛,很多友朋往来都表现在诗文作品之中,这些交游在新出土文献中可以找到相互

印证材料者,主要有贺知章、赵悦、窦公衡、刘绾、韦冰、卢虚舟、卢象等。

(一)贺知章

李白有《送贺宾客归越》《对酒忆贺监二首》《重忆一首》及《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贺知章官终

秘书监,天宝三载(744)归越州为道士,李白其时相送而作诗,知章卒后,李白又为诗忆念。近年新

出墓志中发现贺知章所撰墓志多达十篇,对李白诗颇有印证作用,墓志如下:
开元二年(714)《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令言)墓志铭》,题署:“太常博士贺知章

撰。”[22]第7辑,3233开元二年《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曹州诸军事曹州刺史上柱国颍川县开国男许公

(临)墓志铭》,题署:“朝议郎行太常博士□□贺知章撰。”[23]214开元四年(716)《唐故光禄少卿上柱

国吴县开国子姚君墓志铭并序》,题署:“起居郎会稽贺知章撰。”[24]172开元九年(721)《大唐故银青

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祯)□□□》,题署:“秘书□□会稽贺知章

撰。”[22]第4辑,1617开元九年《□□□银青光禄大夫沧州刺史始安郡开国公张府君(有德)墓志铭》,题
署:“秘书少监贺知章撰。”[25]176开元十三年(725)《大唐故大理正陆君(景献)墓志铭》,题署:“礼部

侍郎贺知章撰。”[26]402开元十五年(727)《大唐故司空窦公夫人邠国夫人王氏(内则)墓志铭并序》,
题署:“右庶子集贤学士皇子侍读贺知章撰。”[27]447开元十五年《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赠

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府君(执一)墓志铭》,题署:“右庶子集贤学士贺知章撰。”[28]陕西卷第1册,108

开元十五年《大唐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郑公(绩)墓志铭》,题署:“贺知章撰。”[22]第1辑,216开元二

十年(732)《皇朝秘书丞摄侍御史朱公妻太原郡君王氏墓志》,题署:“秘书监集贤学士贺知

章纂。”[28]洛阳卷第10册,55

这十方墓志贯穿了贺知章开元二年至开元二十年间的主要仕宦过程,这里印证贺知章诗有两

个重要节点:
一是李白与贺知章初相见时,知章当为右庶子兼集贤学士。据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诗序云:

“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殁后对酒,怅然有怀,
而作是诗。”[5]卷一八二,1859又考唐孟棨《本事诗》:“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
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

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声益光赫。”[8]14唐王定保《唐摭言》:“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

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恐不是太白星精

耶!’”[29]卷七,81是知李白初见贺知章是在其初入长安时。其初入长安时间,据郭沫若、郁贤皓先生所

考,在开元十八年(730)①。而在此前的开元十五年,新出土有贺知章撰写的三方墓志,题署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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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郁贤皓《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南京师范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第62 71页。



同,该年三月所作《王内则墓志》署“右庶子集贤学士皇子侍读”,而九月所作《杨执一墓志》仅署“右
庶子集贤学士”,盖因惠文太子于开元十四年(726)薨,知章在开元十五年春则罢去了皇太子侍读的

职务。太子右庶子在朝廷属于闲职,故李白入长安时舍于逆旅,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
二是贺知章官为秘书监可以得到传世文献和新出墓志的印证。贺知章官为秘书监,传世文献

已有记载,《旧唐书·贺知章传》亦载:“俄属惠文太子薨……改授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

充集贤院学士。俄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30]卷一九○中,5034知章所作《朱公妻王

氏墓志》题“秘书监集贤学士贺知章纂”,时间为开元二十年十一月,这是贺知章任职秘书监的最为

原始的文献。李白诗《对酒忆贺监》之“贺监”即是指此。

(二)赵悦

李白有《赠宣城赵太守悦》《赵公西候新亭颂》,又有《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都是与赵悦交往之

作。《赵公西候新亭颂》云:“惟十有四载,皇帝以岁之骄阳,秋五不稔,乃慎择明牧,恤南方凋枯。伊

四月孟夏,自淮阴迁我天水赵公作藩于宛陵,祗明命也。”[17]卷二八,1300此处称赵悦由淮阴太守迁宣城

太守在天宝十四载(755),诸诗即作于本年。而1963年长安县文化馆征集到银铤一枚,正面题字:
“天宝十三载丁课银□锭五十两。”背面题字:“朝请大夫使持节宣城郡诸军事守宣城郡太守□□副

使上干事都尉清水县开国男赵悦。朝议郎守司马□□□。朝议郎行录事参军□□。朝议郎行司士

参军李□。部送网将仕郎守宣城郡县尉员外置同正员刘 。”①由此银铤题字,可知赵悦由淮阴莅

任宣城在天宝十三载(754),而李白之颂所记之“十有四载”颇值得怀疑。而《金石录》卷七载:“《唐
淮阴太守 赵 悦 遗 爱 碑》,张 楚 金 撰,正 书,无 姓 名。《唐 赵 悦 碑 阴》,王 昕 撰……皆 天 宝 十 四

载。”[31]卷七,177盖朝廷任命赵悦为宣城太守在天宝十三载,而其离淮阴抵宣城任则在天宝十四载,故
李白作《赵公西候新亭颂》和张楚金作《唐淮阴太守赵悦遗爱碑》都在天宝十四载。

新出石刻中涉及赵悦者尚有《大唐故监察御史荆州大都督府法曹参军赵府君墓志铭并序》:“公
讳思廉,字思廉,天水人……二子悦、坦之。悦敡历监察御史,江陵、安邑二县令。敦惠文敏,一时之

良,美玉有籍,连城未得,明镜无尘,照邻皆见,日坐事长史被出,非其罪也。”[12]15781579墓志作于天宝

四载(745)。李白《赠宣城赵太守悦》诗所言“忆昔在南阳,始承国士恩。公为柱下史,脱绣归田园”,
即指赵悦为监察御史事;“差池宰两邑,鹗立重飞翻”,即指为“江陵、安邑二县令”事。郁贤皓先生考

证赵悦于天宝四载前罢县令之任,闲居南阳[1]144,与新出墓志适相吻合。又《大唐故将作监丞清河

郡张府君(宁)墓志铭并序》:“夫人赵氏先遘厥疾……夫人其先世为晋卿,后因仕则封天水郡,遂世

为天水人也……父悦,皇金紫光禄大夫、试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赠滁州刺史。”[12]19541955“试太子

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则为赵悦的终官。

(三)窦公衡

李白有《早秋单父南楼酬窦公衡》诗。新出土《□□故前东京国子监大学进士上骑都尉李府君

墓志铭》,题署:“前河南府进士窦公衡撰。”志云:“公讳华,字华,勃海蓨人也……天宝九载六月十日

遘疾,乃十六日,奄终私第,盖春秋卌有四。”[12]16501651撰者即李白诗之“窦公衡”,而志主李华则非李

白《陪侍御叔华登楼 歌》之“李 华”。按,此 诗 安 旗《李 白 全 集 编 年 注 释》编 于 开 元 二 十 九 年

(741)[32]366,其时窦公衡尚无官职,故李白直称其名。《太平广记》卷二二二“李含章”条引《定命

录》:“崔圆……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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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捷元《长安发现唐丁课银铤》,载《文物》1964年第6期,第59 60页;黄永年《唐天宝宣城郡丁课银铤考释》,载《陕西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第59页。“部送网”,黄永年以为应作“部送纲”。



于试 场 中 唤 将,拜 执 戟 参 谋 河 西 军 事。应 制 时,与 越 州 剡 县 尉 窦 公 衡 同 场 并 坐,亲 见 其

事。”[33]卷二二二,1705《宝刻丛编》卷一三《越州》引《复斋碑录》:“《唐宇文颢山阴述》,唐窦公衡撰。杜陵

史怀则分书并篆额。天宝十三载甲午夏四月立。在山阴。”[34]卷一三,332又引《诸道石刻录》:“《唐石门

山瀑布记并诗》,唐窦公衡记,裴士淹诗,并八分书。后有谢灵运、丘希范诗,并希范六侄丹和诗。大

历中陈 恒 赞 书。”[34]卷一三,353《全 唐 文》卷 四 ○ 八 窦 公 衡 小 传:“窦 公 衡,天 宝 时 官 户 部 员 外

郎。”[10]卷四○八,1851其文有《石门山瀑布记》《山阴述》二篇。然由新出土《李府君墓志铭》题署可知,窦
公衡天宝九载(750)尚称“前河南府进士”,可见尚无官职,不大可能在五年间骤升户部员外郎,则
《全唐文》小传或有误。《郎官石柱题名》有窦公衡题名,知其为户部员外郎应在天宝之后。

(四)刘绾

李白有《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诗。1976年出土于陕西西安高陵县唐东渭桥遗址《东
渭桥记》云:“《东渭桥记》,富平县尉河南达奚珣词……高陵主簿刘绾,文吏之雄也,纠合□不敏,从
诸公之后焉。终始备详,用举其略……是时大唐开元九年冬十有一月有八日。”[35]文后题名亦有

“高陵主簿彭城刘绾”。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即以为是李白诗之“刘绾”[36]272,当是。此诗作于开

元十八年(730),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开元十八年:“《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诗云:‘云卧

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难冥绝,鸾凤心悠然。’当是本年前后之作。”[37]10郁贤皓《李白选集》:“从
首句得知,此诗当是诗人开元十八年三十岁时所作。其时隐居安陆白兆山桃花岩。”[38]47安旗《李白

全集编年注释》:“刘绾,《御史台精舍题名碑》监察御史下有题名,当为白开元十八年初入长安时所

结识者。”[32]232刘绾开元九年为高陵主簿,至开元十八年任监察御史,符合基层官员的一般迁转情

况。但李白这首诗主要叙写自己闲居桃花岩的情景,涉及刘绾的情况并不多。

(五)韦冰

李白有《江夏赠韦南陵冰》诗:“胡骄马惊沙尘起,胡雏饮马天津水。君为张掖近酒泉,我窜三色

(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西忆故人不可见,东风吹梦到长安。”[5]卷一七○,1754

又有《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诗:“南船正东风,北船来自缓。江上相逢

借问君,语笑未了风吹断。闻君携伎访情人,应为尚书不顾身。”[5]卷一七二,1771这两首诗前者作于乾元

二年(759)李白长流夜郎赦还途中在江夏时,后者作于上元元年(760)李白仍在江夏时,诗中的“颜
尚书”是颜真卿。詹锳先生云:“此诗盖上元元年春季作,时颜真卿由金陵返京,途出江夏,韦南陵乃

于江上寻之也。”①

李白两诗中的“韦冰”是韦渠牟之父。《元和姓纂》卷二韦氏:“景骏,房州刺史,生述、迪……冰。”
“冰,一名达。生渠牟,太常卿。”[39]卷二,169170《权载之诗文集》与《全唐文》亦有韦渠牟墓志,但都作

“父永”,与《姓纂》异。近年西安市出土《唐故太常卿赠刑部尚书韦公墓志铭并序》,题署:“中书舍人

权德舆撰。”志称:“祖景骏,房州刺史。父冰,著作郎兼苏州司马。”[40]429足证传世文本韦渠牟墓志

作“父永”实误。李白诗中之“韦南陵冰”即韦渠牟之父无疑。又权德舆《右谏议大夫韦公(渠牟)诗
集序》:“初,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左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且以瑰琦轶拔

为己任。”[10]四九○,2215据《韦渠牟墓志》,渠牟卒于贞元十七年(801),年五十三。其年十一为乾元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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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页。颜真卿生前并未为“尚书”,而是卒后于上元元年(760)二
月追任为刑部尚书。是知李白诗作于上元元年二月颜真卿卒后寄赠韦冰之作,诗题之“乘兴寻访”是追忆之事。郁贤皓

《李白暮年若干交游考索》云:“颜真卿夫人乃韦景骏孙女,韦迪之女,也就是韦冰的侄女。颜真卿是韦冰的侄女婿。”(《南
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56页)正因如此,才有韦冰江上寻颜真卿之事。



(759),与李白作《江夏赠韦南陵冰》时间吻合。

(六)卢虚舟

李白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和卢侍御通塘曲》诗。新出土《唐故宋州下邑县尉郑府君(兢)
墓志铭》,题署:“承务郎守临汝郡临汝县令卢虚舟撰。”志主郑兢,开元十一年(723)卒,天宝十三载

(754)正月十三日与其夫人卢氏合祔而葬。知天宝十三载卢虚舟在临汝县尉任上。由李白《和卢侍

御通塘曲》证之,卢虚舟也是一位能诗善文之士,可惜传世文献中其作品已只字不存,这篇新出墓志

就显得弥足珍贵。值得注意的是,墓志的铭文共有七段,最后一段云:“弭迤山原,萧条□陌。万万

丘垄,森森松柏。惧为南北之人,空留一片之石。”[41]492以幽森之景写哀痛之情,尤见深沉。贾至

《授卢虚舟殿中侍御史等制》云:“敕大理司直卢虚舟,闲邪存诚,遁世颐养,持操有清廉之誉,在公推

干蛊之才……虚舟可殿中侍御史。”[10]卷三六七,1649知卢虚舟就由临汝县令内迁大理司直,再由大理司

直迁殿中侍御史,李白诗是在卢虚舟为殿中侍御史时所作。

(七)卢象

李白有《赠卢司户》诗:“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借问卢耽鹤,西
飞几岁还。”[5]卷一七○,1755郁贤皓先生考证“卢司户”为卢象,诗作于乾元二年(759)卢象被贬永州司户

时[1]164166。卢象诗在当时颇为有名,又与李白为文学之友。殷璠评云:“象雅而不素,有大体,得国

士之风。曩在校书,名充秘阁。其‘灵越山最秀,新安江甚清’,尽东南之数郡。”[42]264中唐诗人刘禹

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亦称:“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

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43]卷一九,233又《董氏武陵集纪》云:“(董侹)尝所与游者皆青云之士,闻名如

卢、杜(自注:卢员外象、杜员外甫),高韵如包、李(自注:包祭酒佶、李侍郎纾),迭以章句扬于当

时。”[43]卷一九,238他的诗名也可以在出土文献中得到印证,新出土《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

太守苑公(咸)墓志铭并序》:“每接曲江,论文章体要,亦尝代为之文。洎王维、卢象、崔国辅、郑审,
偏相属和,当时文士,望风不暇,则文学可知也。”[44]则知卢象在当时是与王维、杜甫、崔颢、崔国辅、
郑审齐名的作家。

四、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

李白作为盛唐伟大的诗人,对当时与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受到后代研究者的广泛关

注。我们从新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挖掘有关李白影响的记述,仍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新出墓志

中记述李白影响者主要有《刘复墓志》和《裴岩墓志》。

(一)《刘复墓志》

新出土梁宁撰《唐刘复墓志》:“贞元八年,君卧病长安,而自叙曰:刘复,字公孙,彭城绥余里

□……廿有四,通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天靖其性,少于交结,未尝与人论及此学。时吴郡大

儒陆皜知之,每列坐,则劝令学文。遂入吴容山,深居一年,制文四十首,为时人所重。后游晋陵、丹
杨,与处士琅耶颜胄、广陵曹评往来赠答。江宁县丞王昌龄、剑南李白、天水赵象、琅耶王偃多所器

异。江宁云:‘后来主文者子矣。’然性孤直,勉于所忤,尔后五六年,凋丧略尽,惟公孙独存,仕至兰

台正字。”[23]466以刘复贞元八年(792)卒时七十二推之,其年廿四为天宝三载(744),与李白交游即

在天宝四载之后。志称“江宁县丞王昌龄”,则知其时王昌龄在江宁丞任。关于王昌龄为江宁丞的

时间,闻一多、傅璇琮认为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冬,胡问涛认为在开元二十九年(741),谭优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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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宝元年(742)。实际上,王昌龄被贬江宁在开元二十八年,其年冬离开长安,由洛阳东去赴任,
次年夏由李颀等在洛阳相送①。又王昌龄为江宁丞后又贬龙标尉,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定为天宝

八载(749),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定为天宝七载(748),罗宗强《唐诗小史》系于天宝六载(747)②。
要之,刘复得到王昌龄、李白器异的时间应在天宝前期王昌龄在江宁丞任上。又据安旗、薛天纬《李
白年谱》,李白天宝四载(745)至五载(746)春夏在任城,秋末启程南游,到达扬州。六载春在扬州,
旋到金陵,再南下丹阳郡,途中至吴郡,秋到越中。综合《刘复墓志》所载及以上所考,天宝六载,李
白曾游扬州、金陵、丹阳,刘复曾游晋陵、丹阳,两人此间有所交往,其时王昌龄仍在江宁丞任上。李

白有《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岑参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
《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等诗,亦可参证。

《刘复墓志》虽有“友人安定梁宁述所序而铭曰”语,而其志序部分实带有自撰的性质。值得注

意的是其自叙自己中年以后转治文学的过程。先是入吴容山沉潜读书,进而制文四十首,得到王昌

龄、李白、赵象、李偃的赏识。刘复的创作历程是由治经学转而治史学,最后治文学,达到文史哲融

会贯通的境地。这些与李白对他的影响密切相关。刘复诗虽然不存,但从出土文献中仍可见其一

斑。桥古夫撰《唐故盐铁转运等使河阴留后巡官前徐州蕲县主簿弘农杨君(仲雅)墓志铭并序》:“工
于诗歌,天然自妙,风月满目,山水在怀,采月中桂,探骊龙珠,变化无方,骇动人鬼。故刘水部复,唐
之何逊;君之宗人巨源,今之鲍昭;咸所推伏,莫敢敌偶。虽迹系寰中,而心希物外,不揖卿相,不目

流俗。”[12]2031推许刘复之诗如同南朝著名诗人何逊,说明其诗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

(二)《裴岩墓志》

新出土裴虔余撰《唐故秀才河东裴府君(岩)墓志铭并序》:“……性聪明,弱冠,嗜学为文,不舍

昼夜。数年之间,遂博通群籍,能效古为歌诗,迥出时辈,多诵于人口。前辈有李白、李贺,皆名工,
时人以此方之。”[45]394这是《刘复墓志》以后唐代出土文献中再次直接出现“李白”名字的墓志。这

一墓志的出土对于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首先,李白诗歌在晚唐时期已经成为青年学子学习和仿效的重要对象。据《裴岩墓志铭》所载:

“会昌元年,我家君直道被 ,谴于海外。江陵叔父君以季弟之故,亦贬为睦州建德尉,君侍行睦州。
性聪明,弱冠,嗜学为文,不舍昼夜。”这是裴岩学诗的特殊环境和特殊时期。因为墓志撰者是裴岩

“堂弟孟怀泽等州观察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虔余”,故墓志叙述的“我家君”就是裴虔余之父裴夷

直。裴夷直在会昌元年由杭州刺史再贬 州司户,《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此事:武宗贬杨嗣复为湖

南观察使、李珏为桂管观察使后,又听信仇士良的谮言,想派遣中使至湖南观察使治所潭州、桂管观

察使治所桂州诛杀杨嗣复及李珏。此时李德裕与崔珙、崔郸、陈夷行三宰相入奏阻止,武宗才有所

变化:“叹曰:‘朕嗣位之际,宰相何当比数! 李珏、季棱志在陈王,嗣复、弘逸志在安王。陈王犹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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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昌龄谪江宁丞在开元二十八年,从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诗作于天宝元

年已无疑,‘王兄尚谪宦,屡见秋云生’,则王谪宦必在元年之前不止一年。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谓开元二十八年昌龄游襄

阳,浩然欢宴,疾发而卒,则昌龄谪江宁必在此后。昌龄《留别岑参兄弟》诗有‘江城建业楼’、‘副职守兹县’,即指谪江宁。
‘便以风雪暮’句又与岑此诗‘北风吹微雪’同,则昌龄谪江宁在开元二十八年冬也。”(廖立《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34页)应以开元二十八年冬可以信从,然其至江宁则在开元二十九年。李颀《送王昌龄》:“漕水东去远,送君多暮

情。淹留野寺出,向背孤山明。前望数千里,中无蒲稗生。夕阳满舟楫,但爱微波清。举酒林月上,解衣沙鸟鸣。夜来莲

花界,梦里金陵城。叹息此离别,悠悠江海行。”(《全唐诗》卷一三二,第1344页)王昌龄《东京府县诸公与綦毋潜李颀相送

至白马寺宿》:“鞍马上东门,裴回入孤舟。贤豪相追送,即棹千里流。赤岸落日在,空波微烟收。薄宦忘机括,醉来即淹

留。月明见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廊,夏夜如凉秋。江月照吴县,西归梦中游。”(《全唐诗》卷一四○,第1427页)可
知李颀等送王昌龄离开洛阳是在夏天。
参见沈文凡、韩美霞《王昌龄生平事迹研究综述》,载《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24 27页。



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妃。嗣复乃与妃书云:姑何不效则天临朝! 向使安王得志,朕那复有今日?’
德裕曰:‘兹事暧昧,虚实难知。’……更贬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 州司

户。”[7]卷二四六,79497950裴岩之父则受裴夷直牵连而被贬为睦州建德尉,裴岩随至建德贬所。李白与李

贺的身世和遭遇引起裴岩的共鸣,故而他在山间小城也以作诗吟诵为事。值得注意的是,墓志作者裴

虔余也是晚唐诗人,《全唐诗》尚存其《柳枝词咏篙水溅妓衣》《早春残雪》。裴虔余在墓志中称道李白

与李贺,也透露出李白与李贺在裴虔余心中的地位。
其次,墓志将李白与李贺并称,也是值得注意的文学史现象。李白与李贺都是唐代极富想象力

又以自我抒怀为主的著名诗人,后世常常并提,有时还与李商隐并称“三李”。最早将李白与李贺并

提的文献应该就是这篇墓志了。后来,唐末诗人张碧也并提李白李贺,但对其高下有所轩轾:“碧尝

读《李长吉集》,谓春拆红翠,霹开蛰户,其奇峭者不可要攻也。及览李太白辞,天与俱高,青且无际,
鹏触巨海,澜涛怒翻。则观长吉之篇,若陟嵩之巅视诸阜者耶!”[46]卷四三,691五代诗僧齐己《谢荆幕孙

郎中见 示 乐 府 歌 集 二 十 八 韵》则 将 太 白 与 李 贺 并 列:“长 吉 才 狂 太 白 巅,二 公 文 阵 势 横

前。”[5]卷八四七,9593到了宋代,并论李白与李贺已经成为诗歌评论的常见现象。钱易《南部新书》云:
“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47]卷丁,32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贺诗乃太白乐府

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贺有太白之语,而无太白之韵。”[48]卷上,462陆游《赵秘阁

文集序》云:“魏陈思王,唐太白、长吉,则又以帝子及诸王孙,落笔妙古今,冠冕百世。”[49]2105严羽《沧
浪诗话》云:“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50]178

再者,由《裴岩墓志》中李白与李贺并提,我们还可以拓展研究晚唐时期对李贺的认知。新出土

墓志涉及李贺者至少还有两篇,一是李景庄撰《唐郑鲂卢夫人合祔墓志》:“元和七年兵部侍郎许公

孟容下升进士第,其首故相国李公固言,得人之盛,至今称之。公业古诗,寒苦不易,词人孟郊、李贺

为酬唱侣。言进士者,巨人词客从之之游。谚曰:‘不识郑嘉鱼,不名为进士。’”[23]623624值得注意的

是墓志所载李贺元和中与孟郊相互酬唱之事,尤其是“公业古诗”与裴岩墓志“能效古为歌诗”适相

吻合。二是温庭筠撰《故华州参军杨君(辇)墓志铭并序》:“由两汉以还,始有乐府倚曲,其句读古拙

若墙上难用,趋白固非白杨、青杨固非青杨之类,雅不与弦管相直。天子备法驾千驾千乘万骑卤簿

之列,有饶歌十八风,歌者与迭鼓箫笳相婉转,以颂功德。其事历千岁而生陇西李长吉,长吉死而有

杨辇。”①墓志提及的“饶歌十八风”等乐府歌诗也属于古体诗的范畴。由《裴岩墓志》所载李贺的情

况,与其他新出土墓志参证,足见李贺古诗在晚唐时期已产生了重大影响,李贺的时代较李白晚过

百年,但其诗迅速为晚唐诗人所传承与接受,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因此,如果我们以新

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诸如杜牧《李贺集序》、李商隐《李贺小传》、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互相参证,
对李贺诗的传承或许会做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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